岳父的长影不易消失

岳父享年九十岁，大部分时间在维持家计和为儿女的前程而操劳。我结识他长达３８年之久，对他的行为和思维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，他给我留下的是温馨的回忆和深刻良好的印象。

岳父儿时家贫，仅受三年教育。父亲早逝，九岁时与母生离，从琼海县礼照村随一名乡亲步行九日到达海口搭船赴南洋谋生。他俩一路上餐风饮露，夜宿农家，年幼的他首次体验人生的苦楚，心灵深处难忘慈母的关爱。虽在青山绿水中踏着征途，他无心多看美景，不知哭泣了多少次。

颠簸着过了太平洋，终于抵达新加坡。他当过杂工。他曾尝试学西洋拳，企图做个拳手，打算以被人重挨的方式来争取较多的钱，后因不合格而含恨另谋他职。他一度为生活而与一马来家庭结缘，有了机会学会马来语，这对他以后的事业有帮助。

岳父成年后在一家出版社当电版制作工人，有缘得一名日籍技师传授技艺，日后才能成为专业人才而维持得了庞大的家庭开支。岳父为儿女提供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育不落人后，原由他能节源开流，持家有方。日治时期，他拼手胝足，冒险营生，挨过了三年六个月！

二战之后，岳父承蒙友人推荐而能在南洋商报任电版部主任，自是满心欢喜。不幸花无百日红，商报发生了工潮，期间岳父独立操持全盘的电版室工作！由于操劳过度太久，工潮后他病倒了，病中他喃喃自语好多天，幸得自若聪明的岳母在侧体贴照顾，终于化险为夷而能安康长寿。他的牺牲式的献身与工作，深得老板李有成的赞赏，同意让岳父在年过六十后，继续操持电版部门工作。这多数年的收入，使他的经济情况有了保障！他想到了家乡的教育，他心中有个陈嘉庚，他慨捐一笔巨款给琼海小学！

岳父退休后并没有闲散下来，他曾想开班授徒，终因当时的大芭窑交通不便而作罢。于是，他开始学习一门通俗的学问，他为人免费取名纳福、选择黄道吉日、预测运程吉凶等等。他将数本通书翻得“老态龙钟”，手不释卷。岳父幸庆有缘喜获《杨大夫医学秘方》一册，他又增购不少参考书籍，开始为自己和慕名而来求方者处方医病。有受惠者登门礼谢，岳父自是欣喜，同时谦辞连连，声称只是代杨大夫广传医道而已。他十分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对饮食十分自制，定时做甩手运动，每次数百甩。按时去咖啡店找老友谈天，多享受乐龄的余晖。

岳父的外表冷而内心热。他对子女的关爱不形于色，他常与妻子谈及子女的状况，关怀备至，流于忧虑。他对于唯一的弟弟和侄儿及家庭成员也克尽心力。他的弟弟在新加坡患上慢性病后就回乡养病，此后一切生活费都由岳父按月寄送，直至弟弟身后，岳父仍然为侄儿等一家生计操劳心力，为了望弟家有后代继承香火，岳父吩咐我拟定一封恳情书，寄给家乡的县长，恳求他网开一面让侄儿多生一子，幸得天从人愿，现下，迟来的小侄孙子已入小学了！

约十年前，岳父第一次携带儿媳及大女儿和大女婿回乡探亲，我发觉在整个行程中，他虽然有点不良于行，又带着一点固疾，他总是喜形于色。虽不是衣锦还乡，总是美梦成真！

岳父对待女婿和媳妇也关怀溢于言表，他在重病前喜欢喝咖啡，由于推己及人，也常在为己泡咖啡是频问我要不要也喝一杯。那时，我没这个习惯，故总是婉辞了。唉！现在我开始喝咖啡了，多么希望时光退转，让我有幸喝他亲手泡出的咖啡！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！

岳父对下人也常温婉相待，赏赐及时。昨日，旧日女佣阿伊斯(Euis)随新主人来凭吊，竟泣不成声，掩面抹泪，令人伤感不已！

我仅将此文献给岳父，因为我觉得岳父一生的为人有不少方面，可供子孙参照学习。

大女婿余永华写，

是用岳父的圆珠笔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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